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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化遗产教学长期存在的认知与情感隔阂问题，探讨体验式教学所提供的解决

路径。研究表明，以情境构建与具身体验为核心的体验式教学，通过创建文化实践场域、引导反思性参

与、促成个人意义联结，能够有效连接学习者与文化对象、弥合教学实践与文化本质之间的距离。这一

路径既体现了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标志着文化遗产从静态的知识对象转化为能够进行对话与互动的意义

主体，为国际中文教育实现文化深度教学提供了清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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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long-standing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gap in cultural heritage teaching 
with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explores the solutions offered by experiential teach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experiential teaching, centered on context construction and embodied experi-
ence, can effectively connect learners with cultural objects and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eaching prac-
tice and cultural essence by creating cultural practice settings, guiding refl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facilitating personal meaning connection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reflects an innovation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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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but also signif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from a static knowledge object 
into a meaningful subject capable of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providing a clear theoretical perspec-
tive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achieving in-depth cultural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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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遗产教学的现实挑战与路径转向 

在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教学实践中，如何有效传授如长城、书法、昆曲等文化遗产，一直是教育者

亟待破解的核心难题。当前的普遍做法，多倾向于将其简化为教材中的图文介绍与知识点归纳。其处理

方式虽有助于对这些知识的初步归类与记忆，却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文化遗产固有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厚

重的历史感、精微的技艺体系以及深刻的精神追求，构成了文化遗产的“灵魂”。在传统的“传授”模式

中，这些“灵魂”往往因为缺乏真实的情境体验而变得难以被感知。 
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本质之间的错位。文化遗产并非静态的“客观陈列”，

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和社会土壤中不断演化的活态传统，其理解与传承内在地依赖于情境体验与实践参

与。然而，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侧重于信息的单向传递与事实性知识的掌握，无形中将文化从其赖以生

存的实践土壤中抽离出来。具体而言，当前的课堂实践仍未摆脱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模式，即教师单方

面讲解、学生被动听讲为主，多媒体展示为辅是普遍常态。学者赵金铭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指出，

当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仍普遍采用“告知、接受”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导致了课堂枯燥乏味，学生缺

乏主动思考和参与的机会，学习兴趣难以充分激发，难以增进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1]。姜丽萍在《汉语

课堂教学》(第 2 版)中也明确提出，传统讲授法存在“效率高但体验性差”的缺点[2]，这意味着虽然知识

传授效率尚可，但学生缺乏体验性，难以激发对文化的深层理解。这种“去情境化”的教学方式，导致学

习者与文化遗产之间形成了“第三层空间”的隔阂，这不仅是物理时空的距离，更是认知与情感的“疏

离”。他们或许能准确描述相关事实，却难以建立深层的文化共鸣与意义联结。例如，学生可能能够背

诵《诗经·采薇》的篇章，描述秦始皇兵马俑的造型，却难以体会“凛然不可侵犯”的古代民族精神，或

是昆曲舞台上“水袖轻拂”的艺术韵律。 
鉴于此，文化遗产教学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消解这种疏离状态，引导学习者从对文化表象的了解，

转向对其内涵的深入理解与切身感悟。这就要求教学理念与实践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从以教师讲授、知

识传递为目的的“传授”模式，转向以学习者为主体、以意义建构为焦点的“体验”模式。对此，学者王

路路与李一言等人提出了基于情境体验式的教学转向。他们指出，传统高等美术教育中普遍存在“艺术

理论与实践研究相脱节”的问题，教学环境陈旧且信息呈碎片割裂状。他们主张通过创设情境、引导参

与、促进反思来构建新的教学空间，即“情境体验式教学空间”[3]。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做中学”，将

枯燥的文字知识转化为直观的感官体验，借助直观手段与语言描绘的结合，激发学生的感官兴奋和情感

共鸣，从而突破传统的“传授”模式。而体验式学习理论(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为这一转向提供了

的理论支撑。该理论强调学习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即具体体验、反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和主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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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4]。仅仅进行“照本宣科”的讲授而缺乏“做中实验”，学生难以将知识转化为内化的能力。只有当

学习者亲身参与实践，在真实的情境中被动员时，文化遗产的“灵魂”才能真正“活”起来，知识的传递

才能与文化的体验实现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体验式教学注入了新的可能性。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

术的成熟，使得原本难以亲临的文化场景得以在课堂中“再现”。大理大学海丝帕那空孔子学院依托 VR
全景技术构建的沉浸式线上虚拟展馆，让全球受众得以“云端”漫游云南，在了解高原湖泊治理保护成

果的过程中自然习得中文[5]。平陆运河文化的国际传播实践则进一步表明，通过 VR 或 AR 技术复原历

史场景，可以设计沉浸式文化体验教学[6]，使运河文化术语、民俗谚语等转化为适合不同语言水平的教

学语料。这些技术赋能的实践案例表明，数字化手段能够有效拓展体验式教学的时空边界，使文化遗产

的“情境还原”从理想走向现实。 
这一理论转向的可行性已在国际中文教育的实践中得到初步验证。例如，在泰国本土国际中文教师

来华培训班中，教师们通过抖空竹等非遗项目的亲身表演和实践，既学习了语言，又通过动作的肌肉记

忆和心灵的情感共鸣，深刻理解了“抖空竹”背后所体现的“勤劳与智慧”文化内涵[7]。又如，广西电

力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高校的合作项目，将“中文 + 技能”与剪纸、扎染等非遗体验相结合，使学习者

在“做中学”，在真实的动手操作中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这些案例表明，只有当学习者亲手触摸、

亲自参与、在特定的情境中被动员时，文化遗产的深层内涵才能真正被感知。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教学的重构不应仅停留在教材的编写或课堂的讲解上，而应主动回归“情境”

与“实践”本身。通过创设跨文化情境，搭建学生与遗产之间的互动平台，引导他们在真实的体验中进

行反思和意义建构，才能真正弥合“表象认知”与“深层感悟”之间的鸿沟。这个教学理念的转变是教学

方法创新的体现，亦是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 

2. 体验式教学融入的核心路径：三重关系的重塑 

从“传授”模式向“体验”模式的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在原有教学中加入活动环节，而是需要从认识

论层面重新塑造教学中的核心关系。体验式教学的融入，实际上是通过重构学习者与文化对象、学习者

与学习过程、教学与意义生成这三重关系，来实现文化遗产从“知识客体”向“意义主体”的转化。其核

心路径体现为以下三个递进且相互关联的层面。 

2.1. 重塑学习者与文化对象的关系：从“观看客体”到“参与场域” 

依据情境认知理论，知识的本质是情境化的，对文化遗产的理解不能脱离其生成与存在的原生土壤。

传统教学常将文化遗产作为被静态“观看”和认知的客体，学习者与之的关系是疏离的、单向的。体验

式教学的首要突破，在于通过精心构建“文化实践场域”，将文化遗产还原为一个学习者可以“进入”、

甚至“生活于其中”的立体空间。这个场域超越了物理空间的布置，是对特定文化实践的社会关系、行

为规范与精神氛围的整体性模拟。 
例如，在教学“中国茶文化”时，核心不是记忆茶叶分类与冲泡工序，而是营造一个蕴含“茶礼”精

神的微型茶席情境。学习者在温壶、冲泡、奉茶等一系列身体参与中，在静谧、专注、尊重的集体氛围里，

所直观感受和默会理解的“和、敬、清、寂”等价值观念，远胜于任何文字定义。由此，文化遗产从教科

书上的扁平化图像，转变为一个可沉浸、可互动、可对话的意义空间，学习者与文化对象的关系也从外在

的“观察、认知”转向了内在的“参与、体验”。这一关系的重塑，为后续更深层次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2.2. 重塑学习者与学习过程的关系：从“认知接收”到“反思性具身体验” 

在“参与场域”的基础上，学习者与文化遗产的相遇便不再停留于视觉的观看，而进入了身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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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过程。体验式教学深受具身认知理论影响，强调学习是身心一体的完整投入，具身体验是深度理

解的基石。在文化遗产教学中，这意味着必须引导学习者调动多感官通道，通过身体行动去直接感知文

化的精微之处。 
无论是书法练习中手腕运笔的力道与节奏，京剧模仿中气息的掌控与身段的韵律，还是手工扎染时

手与布料、染料的触觉交互，这些身体化的实践都将抽象的文化知识编码为具体的肌肉记忆和感官印象。

然而，纯粹的动手仍不足以达成深度理解。体验式教学的关键深化步骤在于引导“反思”。教师通过设

计启发性问题，如“为何这个仪式动作如此缓慢而庄重？”“在剪纸过程中，你体验到了怎样的专注与

心流状态？”，促使学习者将身体的感受、情感的反应与文化的深层意义进行连接和阐释。这一过程使

学习成为一个“具体体验、反思内化”的连续循环，学习者与学习过程的关系从被动的“接收、存储”转

变为主动的“体验、建构”。正是这种建立在亲身参与之上的反思，才使得外在的文化知识有可能转化

为内在的个人理解。 

2.3. 重塑教学的核心目标：从“知识占有”到“个人意义联结” 

当学习者能够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反思时，教学便有可能触及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即意

义的生成。传统教学的评价往往以学习者能否准确复述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为重要标准，其目标隐含着

对文化信息的“占有”。体验式教学则指向一个更为深刻和人性化的终极目标，促成学习者与文化遗产

之间建立个人化的意义联结。 
这种联结源于学习者在实践场域中的全身心投入与后续的深度反思，它可能表现为对青花瓷釉色之

美的瞬间震撼，对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哲学意境的由衷赞叹，或是在聆听《二泉映月》时产

生的跨越文化背景的情感共鸣。当文化遗产不再作为外在于学习者的客观知识对象，而是触动了其个人

的审美经验、情感记忆或价值关切，并融入其自身的意义网络时，真正的文化理解与内化便发生了。这

种“意义联结”是衡量文化教学成功与否的深层标尺，也是培养学习者具备文化共情能力与跨文化对话

意愿的心理基础。至此，从“进入场域”到“身体参与”，再到“反思内化”和“意义生成”，三重关系

的重塑层层递进，共同完成了教学核心目标从关注外在的“知识正确性”到关注内在的“意义生成性”

的根本转变。 

3. 体验式文化遗产教学方案设计 

为将上述三重路径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实践，本文以 Kolb 体验式学习循环为理论框架，设计了

一份体验式教学教案，并配套开发了用于评估“意义联结”的反思日记指引。以“榫卯中的东方智慧

——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体验”为例，该教案面向 HSK4 级及以上水平的学习者，共安排 4 课时。

教学目标涵盖三个层面：语言目标为掌握“榫、卯、斗拱、飞檐”等核心术语，并能运用描述性句式

介绍建筑构件特点；文化目标为理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理念在建筑中的体现，感知工

匠精神的文化内涵；能力目标为通过动手实践完成简易榫卯结构制作，在小组合作中运用中文进行沟

通与展示。 
教案围绕“场域构建、具身体验、反思引导、意义生成”四个环节展开设计。在场域构建环节，教师

通过播放《黑神话：悟空》游戏中的古建片段或应县木塔纪录片导入主题，展示斗拱实物模型或 AR 增

强现实模型，引导学生观察结构特点并学习核心术语，将抽象概念具象化，借助 VR/AR 技术突破空间限

制，实现“虚拟在场”，激发学习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在具身体验环节，学生分组操作榫卯拼装教具，

尝试用安全型木工工具制作简易榫卯构件，在动手过程中自然运用专业术语交流，调动多感官参与，将

抽象知识转化为肌肉记忆和感官印象，实现“做中学”。在反思引导环节，教师组织小组讨论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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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式，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榫卯结构不用钉子却能如此稳固”，并通过播放传统

木构建筑抗震实验视频深化认知，推动学习者将身体感受与深层文化意义建立连接。在意义生成环节，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设计一座体现榫卯结构的“理想建筑”，完成模型制作并用中文进行展示介绍，通过

创造性表达实现知识内化与文化理解的升华。 
配套的反思日记指引则为评估“意义联结”提供了可操作的观察工具。该指引建议学生在体验活动

结束后 24 小时内完成反思日记，鼓励用目的语(中文)书写，可配合母语表达深层感受。评估维度包括身

体感受、情感共鸣、认知转变、文化对比和个人联结五个层面。在身体感受维度，引导学生描述动手操

作时的感官体验，并尝试将身体感受与文化特征关联；在情感共鸣维度，鼓励学生记录情绪变化并识别

触发情感的具体情境；在认知转变维度，要求学生指出原有认知与新理解的差异，对文化内涵进行个人

化解读；在文化对比维度，引导学生主动进行跨文化比较，在对比中产生新的理解；在个人联结维度，

鼓励学生建立体验与个人生活、经历或兴趣的联系，并表现出分享和传播的意愿。通过这一结构化的质

性记录工具，使“意义联结”这一抽象目标变得可观察、可描述、可评估，为教师捕捉学生文化认知与情

感发展过程提供了具体依据。 

4. 实践启示与面临的挑战 

基于前述体验式教学重塑文化遗产教学的三重路径，国际中文教育的具体实践需要在以下三个维度

实现转变，以使“进入场域、身体参与、反思内化、意义生成”的教学逻辑得以落地。 
其一，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需要完成从“知识点的罗列”向“核心文化实践的萃取与情境还原”的

转变。体验式教学的首要突破在于将文化遗产还原为学习者可以“进入”的文化实践场域。这意味着教

学设计者必须深入挖掘某项文化遗产最本质、最富生命力的实践形态，例如书法中的“临帖”与“心追

手摹”，茶文化中的“茶礼”仪式与品鉴交流，而非简单的介绍其历史年代、流派分类等外围信息。核心

在于精选那些能够承载文化精神、可被体验和参与的典型实践，并将其赖以发生的原初社会历史情境在

教学中予以合理还原，为学习者的“进入”提供通道。唯有如此，学习者与文化对象的关系才能真正从

“观看客体”转向“参与场域”。 
其二，在教学活动的组织上，应实现从“辅助性的语言技能训练”到“有引导的具身参与任务”的转

变。体验式教学强调，学习是身心一体的完整投入，纯粹的动手尚不足以达成深度理解，必须引导学习

者在身体参与的基础上进行反思。这意味着课堂活动不应仅是服务于生词记忆或语法操练的文化案例，

而应成为以文化体验与意义探究为直接目标的主体环节。例如，围绕“京剧脸谱”的学习，可以设计让

学习者观察不同脸谱的色彩与图案，亲手尝试勾画一个具有简单含义的脸谱样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颜

色与角色性格的象征性关联。此类活动强调身体的参与、感官的调动以及实践后的反思，使学习成为一

个“具体体验、反思内化”的连续循环，推动学习者与学习过程的关系从被动的“接收、存储”转向主动

的“体验、建构”。 
其三，在教师角色定位上，必须推动从“知识的权威讲授者”到“文化实践场域的构建者与意义对

话的引导者”的转型。体验式教学的终极目标是促成学习者与文化遗产之间建立个人化的意义联结。这

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教师角色的根本转变，教师不再是单向传递既定知识的权威，而是精心策划学习

环境、提供必要资源与“支架”的场域构建者；同时，在学习者体验前后及过程中，教师需要通过提问、

组织讨论、分享背景脉络等方式，引导他们观察、思考、表达与联结，促进个人化意义的生成与文化理

解的深化。只有当教师完成角色转型，教学的核心目标才能从关注外在的“知识正确性”真正转向关注

内在的“意义生成性”。 
然而，将这一路径付诸实践，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首要挑战在于对教师专业素养的复合型要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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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高。教师自身需要对文化遗产有超越表面知识的深切理解与体悟，更要具备将这种理解转化为可操

作、有深度的教学情境的设计能力。这意味着教师同时是文化研究者、课程设计者和学习引导者，而目

前针对国际中文教师的培训体系在此方面尚显不足。其次，教学资源的支撑严重短缺。体验式教学的有

效开展，依赖于高质量、多模态且便于课堂使用的资源库，而现有资源普遍缺乏针对二语学习者认知特

点与教学需求的系统性设计，难以满足“情境还原”与“具身体验”的教学要求。再次，现有教学评价体

系与之不相适应。传统的笔试难以有效评估学习者在文化理解深度、共情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因此，亟

需发展以过程为导向、注重质性证据的综合性评价方式，如表现性评价和学习档案袋，以全景式地追踪

学生的文化认知与情感发展过程。如何构建科学且信效度高的新型评价体系，是确保体验式教学改革可

持续推进的关键。 
从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活动的组织到教师角色的定位，体验式教学的融入对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

遗产教学提出了全方位的转型要求。三重路径的落实与三大挑战的应对，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命题，

让文化遗产从静态的知识对象转化为可对话、可体验、可内化的意义主体，使学习者在真实的参与中实

现文化理解的深化与文化共鸣的生成。这既是教学方法的创新，亦是文化传承的使命所在。 

5. 结语 

将体验式教学融入文化遗产教学，既是教学方法的革新，亦是对教育本真的回归。其核心在于让学

习者在与文化对象的真实互动中，获得完整的生命体验与意义建构。本文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化遗产教

学的现实困境出发，揭示了传统“传授”模式下认知与情感隔阂的深层根源，进而提出向“体验”模式转

向的必要性。 
研究表明，体验式教学的有效融入，需要从认识论层面重塑教学中的三重关系。其一，通过构建文

化实践场域，将文化遗产从被静态观看的客体转变为可参与的立体空间，使学习者得以“进入”文化。

其二，通过引导反思性具身体验，将学习从被动的认知接收转变为身心一体的主动建构，使文化知识得

以“内化”。其三，通过促成个人意义联结，将教学目标从知识占有提升至意义生成，使文化理解得以

“扎根”。三重路径逐步递进，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让文化遗产从教科书上的扁平图像，转化为可

与学习者对话、可被学习者感知、可融入学习者生命世界的意义主体。其理论路径的可行性已在国际中

文教育的实践中得到初步验证。 
从理念到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教师专业素养的复合型要求亟待满足，教学资源的系统性支撑尚显

薄弱，传统评价体系与体验式教学目标之间的错位有待弥合。本文提供的教案模板与反思日记指引，是

对这些挑战的初步回应，通过具象化的教学工具，帮助一线教师将“三重路径”转化为可操作的课堂实

践，使“意义联结”这一抽象目标变得可观察、可评估。未来，随着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和理论研究的持

续推进，体验式教学有望成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实现文化深度教学的重要力量。唯有让学习者在真实的

情境中触摸文化、在亲身的参与中感知文化、在深度的反思中理解文化，文化遗产才能真正跨越时空与

国界，在跨文化学习者的心中“活”起来，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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